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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参加婚礼很有可能遇上自己的另一半。

在回国参加大学里最好的朋友蒋子渊的婚礼上，夏耳遇上了安梁。

夏耳是伴娘中的一个，安梁也是伴郎中的一个，因为两人之前

都没有参加彩排，在婚礼上临时被凑成一对上去递戒指。那天请到

很好的婚礼策划，整个酒店大堂被香槟色的玫瑰包围着，他们就在

这种浪漫高雅的香槟色里挽着手走过红地毯，把一对戒指交给了新

郎新娘。

走下舞台的时候夏耳没站稳，不小心踩了安梁一脚，连忙回头

说对不起。他那天穿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和暗蓝色的休闲西装，把

手背在身后，笑着对她说不要紧，语气很客气。

后来他们站在舞台的右侧观礼，她偶尔鼓掌时不经意看他一

眼，发现这个男人抿起嘴巴的时候左脸颊有浅浅的酒窝，显得他很

年轻，不说话的时候眼神却很忧郁。

他们之间开始交谈是在婚宴结束后。他们一伙伴郎伴娘连同新

郎新娘一起坐在新娘的化妆室里休息，心情很high却全都饿得要

命，换掉了礼服不顾形象地四处找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来吃。

夏耳在里间的更衣室换掉礼服出来，正好坐在安梁旁边。他把

传到他手里的那盘糕点先给她选，她笑一笑，对这个斯文俊挺的男

人印象很好。

“你是新娘的同学？”他咬了一口蛋糕问。

“嗯，好朋友。”夏耳笑一笑，“你呢？新郎的朋友？”

“对，我叫安梁。”他朝她伸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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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耳跟他握一握手：“我叫夏耳。”

“很好听的名字，”他称赞道，“是哪个耳？”

“耳朵的耳。”

“我以为是偶尔的尔，”他笑了，“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

“我刚从莫斯科回来，昨天晚上才到机场。”

他看了她一眼，似乎有些惊奇。

“不信吗？”夏耳开玩笑，“难道你不觉得我是在场的伴娘里最胖

的一位吗？”

他愣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夏耳低头抿了一口水，突然觉得心情很好。

“所以，你也是建筑师？”夏耳问，虽然她知道安梁看起来并不像。

“不，我是新闻主播。”他笑着摇头。

“咦？”夏耳惊讶道，“那你刚才怎么没有当司仪？”

“我今天的身份只是伴郎而已，”他耸耸肩，很谦虚地说，“而且

主持婚礼大概也不是我的专长。”

夏耳点点头看着他，微笑不语。

“所以你也是翻译？”他学她刚才的方式问她。

“对，嗯，我是一名俄语翻译。”夏耳一手抱胸，一手握着玻璃

杯说。

“哇哦，”他稍微夸张地撇了撇唇，专注而不过分地看着她，“我

喜欢你的职业。”

“谢谢。”夏耳低头微微抿了一口水，对这个男人的好感又多了

一点。

“哇，你们已经聊上啦。”换掉旗袍的新娘蒋子渊从化妆间里走出

来，看见他们时惊喜地说，“所以……应该不用我介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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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耳和安梁一起朝她做了个“得了吧”的表情。

蒋子渊莞尔一笑，在夏耳旁边的沙发扶手上坐下来：“你们在

聊什么？”

“婚礼。”夏耳笑了笑，说。

“真的吗？”蒋子渊转头问安梁。

安梁也笑，却说：“以前怎么不知道你有一位这样要好的朋

友？”

“这是我的闺中密友，轻易不露面，”蒋子渊环住夏耳的肩

膀，问安梁，“怎么样，有兴趣吗？”

夏耳握着玻璃杯，但笑不语。

安梁略一沉吟，爽朗地点头：“荣幸之至。”

“我说真的，”蒋子渊兴奋地说，“不是开玩笑，本来就想介

绍你们认识。”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夏耳和安梁微笑着对视了一眼，很

有默契地把这当成玩笑话。

那天并没有多聊，因为他们并不是婚礼的主角。坐酒店的加长

林肯返回婚房的时候，在蒋子渊的监督下，他们交换了手机号码。

夏耳在手机里一笔一画地输入安梁的名字，退出通信录的时候，她

心想，这肯定又是一个保存在通信录里却永远都不会用到的号码。

接下来的两个月，夏耳一边忙着搬家，应付新的工作；一边

减肥。新的工作是给一家国际货运公司在吴城的办事处当翻译，定

期在港口和机场收发货物、报关及草拟贸易合同，还有一些商务陪

同。偶尔在上下班手搭地铁站的扶梯出站、做瑜伽弯腰、在浴缸里

泡澡或是打开电视突然跳出新闻台的瞬间，夏耳也会不经意地想起

那个在婚礼上遇见的男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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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即使只见过一面，安梁看起来是个还不错的男人，英

俊，有风度，有幽默感，懂得进退，聆听的时候很专注，偶尔露出

的眼神甚至很迷人。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他们只不过是婚礼上的

匆匆过客而已，散了场就各奔东西。

他没有联系过她。

她也没有。

蒋子渊经常会在她睡觉前打电话来旁敲侧击，听说他们毫无进

展不免觉得惋惜：“本来觉得朋友知根知底的凑个对挺好，他工作

稳定、人品靠得住，而且家里条件又好，难得的是这段时间刚恢复

单身。你知道现在优秀而又单身的男人有多难找吗？还当你们话都

不多、性子又都安静应该挺合得来的，怎么就没有动静呢？” 

夏耳跟她开玩笑：“人家不主动，总不见得要我去追他吧？”

“也不是不可以啊，”蒋子渊满不在乎地说，“现在多得是

女追男，一点都不稀奇了。你在莫斯科这么多年，不会还这么放

不开吧？”

夏耳哈哈大笑：“你知道，有时候解放思想比解放身体更

难。”

“这句话我同意，”蒋子渊顿了一下，“不过我想确定的是，

到底是你没有解放思想还是他？”

“我承认他是个女人遇上都会喜欢的男人，但我大概并不是男

人遇上都会喜欢的女人。”夏耳无辜地说。

“那昨天逛街时，那个为了回头看你撞到灯箱广告上的男人是

怎么回事？”蒋子渊大笑， “嘿，亲爱的，相信我，如果安梁足够

聪明的话，他一定不会错过你。”

“我想我会从今天晚上开始祈祷他变聪明一点。”夏耳笑着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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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电话。

夏耳没有告诉蒋子渊，其实她几天前见过安梁，不过那纯粹是

个意外。那是在她租的公寓楼下的一家便利店，她去买牙膏，结账

的时候安梁正好排在她前面。不过结完账他并没有回头看，而是提

着他买的一大袋子罐装啤酒直接走出了便利店。夏耳跟在他后面，

惊讶地发现他们居然住在同一栋公寓。她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却

是第一次看到安梁。然而直到进入电梯，安梁也没有认出她来。他

们像两个陌生人一样站在电梯的两个角落，直到她的楼层到了，而

他继续往上。

夏耳曾经看过一个报道，上面说因为基因的不同，导致男、女

的记忆点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男人注重数字和事实，女人则更注

重细节和感受。就比如同时看到一个美女，女人一定会先注意到她

的打扮和发型，而男人则会估量她的大腿和胸围的尺寸。

可惜遇上安梁的时候，她有将近120斤的体重，又没有36C的完

美上围。走出电梯的时候，夏耳微微有些自嘲。

夏耳并不是自找没趣的人，所以她选择就当什么都没看见，也

没有告诉蒋子渊这些。不过周六的时候，蒋子渊还是热情地找借口

把他们拉去见面，约了一起去新体育馆打羽毛球。

这本是谢新海跟安梁每周六的既定节目，上场后夏耳和安梁理

所当然地凑成了一组，就跟那天在婚礼上一样。夏耳已经许多年没

打过羽毛球，所以遇上谢新海跟蒋子渊，他们这组打得比较吃力，

不过安梁还是很体贴地帮她救了很多球。

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们都累得大汗淋漓。夏耳坐在看台下的椅

子上，安梁朝她走过来，递给她一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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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我打球很烂。”夏耳喝了一口水，转头对安梁说。

“真的？”他转头露出惊讶的表情，“我还以为你是故意让我

表现呢。”

夏耳一愣，抿嘴微笑起来。

安梁也笑，拧着瓶盖问夏耳：“你瘦了好多，我刚才差点没认

出来。”

“是吗？”夏耳抬手把额前沾湿的头发拨开，“我还以为你已

经不记得我了。”

“怎么会！”他耸了耸肩，做了个很无辜的“怎么可能”的表

情，“你看，我还记得你的名字。”

夏耳礼貌地笑了笑，犹豫了一下，对安梁说：“我前段时间在

便利店见过你……”

他正仰头喝水，差点被呛到，抹了下唇回过头来问：“在哪里

的便利店？”

“山西路电视台大楼附近，你正在买啤酒。”

“哦，我完全不记得这回事，”他点点头，然后又像想起什么

似的夸张地睁大眼睛，“我当时不会醉得神志不清吧？”

“我没把握，”夏耳摊了摊手，“不过至少你的状态还能准确

地走回家。”

他若有所思地笑了：“这么说，我们很巧地住在同一栋公寓。”

“幸会，邻居。”夏耳用手中的矿泉水瓶跟安梁的碰了一下。

“幸会。”安梁慢慢笑了一下，仰头喝水。

下半场他们配合得好了很多，打得酣畅淋漓，不过筋疲力尽

地撑到最后，还是输了。洗过澡以后，蒋子渊提议去吃韩式炭烤。

四人开车去了运河边的韩国餐厅，坐在临河的窗边，男士们负责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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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女士们负责吃。蒋子渊让夏耳讲了很多在俄罗斯生活的经历，

安梁也分享了他在德国留学的生活。因为都留学过，他们很谈得

来。正说笑着，蒋子渊却突然问安梁：“安梁，你觉得夏耳怎么

样？”

安梁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很好啊。”

夏耳给了蒋子渊一个警告的眼神，蒋子渊却不理她：“有好到

让你有心动的感觉吗？”

安梁眨了眨眼睛，慢吞吞地说：“事实上……我现在说话之前

都要先深呼吸两下，免得心跳得太快从嗓子里跳出来。”

蒋子渊哈哈大笑，转头问夏耳：“夏耳你呢？”

夏耳白了她一眼，却只好把玩笑开下去：“看来接下来我得时

刻关注着安梁的嘴巴。”

这回，安梁笑了起来。夏耳低头喝了一口水，避开了蒋子渊瞪

来的一眼。

“来，五花肉好了。”谢新海把新烤好的五花肉递过来，成功

转移了令人尴尬的话题。

晚餐并没有吃很久，因为安梁还要赶回电视台做晚间新闻的直

播。回去的时候他顺路载夏耳，路上，他们很有默契地没有提起被

凑成对的事，只是就着晚餐的那些话题闲聊。到公寓前的路口，夏

耳下了车。

“谢谢你送我，再见。”她转身关上车门说。

“我会再打电话给你。”安梁却微微侧过身来对她说了这么一

句，不过很快他就把车开走了。

成年人都知道，“我会再打电话给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礼貌

地说“那就这样吧”，尤其是对一对只见过两次面又尴尬地被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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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女来说。夏耳在十字路口等红灯，夜里的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她笑了笑，在绿灯亮起的时候慢慢穿过马路。

就这样吧，夏耳想，她并非急于投入一场恋爱，只是因为蒋子

渊的催促，才觉得或许尝试一下也不错。然而生活的狗血往往就在

于，一旦你对一个人产生好感的时候，它一定会安排这个人并非也

那么在乎你。

她看得出来，安梁对她并没有那个意思。

果然，接下来一个月夏耳都没有再遇见过安梁。尽管住在同一

栋公寓，他们并没有那么多见面的机会。不过偶尔在公司加班到晚

上7点，买了外卖带回家吃，坐在沙发上一边看新闻一边狼吞虎咽的

时候，夏耳正好能够看到安梁。跟现实里那个风趣又忧郁的男人不

同，荧幕上的他要严肃利落很多，就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再见面却是一个多月后，夏耳从外地出差回来，夜班的飞机，

从出租车上下来已经快12点了。夜里刚下过雨，她拖着行李箱在午

夜安静的、湿漉漉的马路上行走，快走到公寓才想起家中冰箱里的

纯净水已经都被喝光了，于是又返回去便利店买水。

在便利店门口，夏耳看到了安梁。他又提着一袋子罐装啤酒，

靠在沿马路的护栏上抽烟。他的车停在马路外侧，已经熄火了。

“嘿，你又喝醉了？”夏耳拖着行李箱走到他面前。

“你怎么在这里？”安梁抬头看到她，原本有些颓唐的脸上露

出高兴的神情。

“刚出差回来，过来买水。”夏耳指指身后的行李箱，又朝他

晃了晃手，笑着问，“你呢，还清醒吧？”

安梁笑起来，把手里的烟掐掉丢进一旁的垃圾桶：“我不确

定，不过至少我应该能把车开回去。”



010

夏耳会意地笑了笑，打算告辞了：“那么我去买水了，晚安。”

“晚安……”他点点头，却又突然叫住她，“等等，要不要我

送你回去？”

“开车？”夏耳不确定地问，这里离公寓不到200米，或许她用

走路还比较快。

“坦白讲，我还没开始喝。”他朝她晃了晃手中的塑料袋，

“所以不用担心。”

“我比较担心的是，在深夜上一个并不了解的男人的车，这会

不会太危险了？”夏耳开玩笑。

“我可以保证，这不会比你单独走回去更危险。”安梁抱起手

臂，等着她作决定。

恭敬不如从命，夏耳想了想，爽快地把行李交给他，然后进去

便利店买水。

出来时，安梁已经在车里等她了。他侧过身帮她打开车门，夏

耳坐上去，却不确定放任自己这么做对不对。

车子驶入地下停车场，安梁帮夏耳把行李拖到电梯口，然后他

们一起搭电梯上去。到达她住的楼层的时候，夏耳走出电梯，原本

想要告别，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邀请。

“你要不要来吃消夜？”她问安梁。

而安梁愣了一下，居然也没有拒绝。

所谓的消夜不过是在买水的时候顺手买下的泡面，夏耳又往里

面加了鸡蛋和香肠，煮开的时候香气四溢。

把面端上桌的时候，安梁从塑料袋里拿出啤酒问夏耳要不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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